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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新認證過程

2020年10月，日本地質公園委員會針對

日本已經認證四年的國家級地質公園，進行

重新認證(revalidation)的現地考評。2021

年2月5日日本地質公園委員會公布重新認證

考評與審查結果。其中，對於地質公園保育

與推廣非常活躍的下北地質公園也獲得認證

（見圖1.）。獲得重新認證的當天，下北地

質公園推進會指出：

「從現在起，我們將繼續與該地區內

外的所有人一起為世界所帶來新的挑

戰而努力！基於今年已經實行的推廣

計劃與保護管理，它在媒體和各種規

劃中顯示了高度能見度。此外，旅遊

的實施讓遊客意識到環境問題，當地

產品品牌也積極進行。還建立了地景

旅遊系統，如認證指南和設施維護的

增加。（下北地質公園網頁，2021年2

月5日）」

這個「重新認證過程(revalidation 

process)」的意義，透露出地質公園的制定

本質：「以地質為基礎、社區文化為底蘊之

學習性地景 (learning landscape)」。本文

將討論以社區為基礎的「學習性地景」，以

下北地質公園的經驗為例，提供發展地質公

園的核心價值。在此之前，我們需要再論地

質公園的意義，以再現學習性地景。

圖1.下北地質公園慶祝通過國家級地質公園

重新認證

資料來源：下北地質公園網頁，http://

shimokita-geopark.com/2021/02/05/

sainintei2020/，2021年2月5日流覽。

二、	再論地質公園的意義

陸戰隊裡有個口號：「一日陸戰隊，終

身陸戰隊」，爰以豎立認同的旌旗。地質公

園的機制卻不是。就根源自以世界地質公園

來說，一但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永遠就是UNESCO世界地質公

園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地質公園指定

與經營管理，是一個持續推動的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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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成為 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只有

為期四年，而非永遠適用。此後四年，必須

經歷重新驗證過程，對每個 UNESCO 世界地

質公園的功能和品質進行全面檢驗。基本

上，按著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及

地景旅遊的面向來重新認證。就如同上述下

北地質公園重新認證，其回應提供一個重新

認證很好的例子。第一、地方是否動起來成

為「偏遠的驕傲」，「一起為世界帶來新的

挑戰」。第二、是否有具體的地景保育計畫

與環境教育推廣，並在四年間執行，而產生

一定的媒體能見度。第三、推動地景旅遊，

或所謂生態觀光、深度旅遊等產業，改善設

施，建立品牌，吸引年輕人創業，該無論區

內外的所有人，都可以意識到環境的課題。

第四、建立地方因為永續發展而創造的「學

習性地景」。

亦即，地質公園的定義為：世界地質

公園是單一、統一的地理區域，具有世界地

質意義的地點和地景，以保護、教育和永續

發展的整體概念進行管理。結合該地區所有

其他方面的自然和文化襲產，提高對社會面

臨的關鍵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藉由提高當今

歷史和社會對該地區地質襲產重要性認識，

地質公園為當地人民提供對其所在地區的光

榮感 (a sense of pride)，強化對該地區

認同。由地景旅遊(geotourism)產生新收入

來源、新就業機會、和高品質的培訓課程，

該地區地質資源得到保護，因此創造創新的

在地企業。若是沒有地景保育措施、教育推

廣、社區參與的活動，那麼就不再會是地質

公園；換句話說，地質公園是一個需要有人

參與，無論區域內外，爰以獲得環境知識，

進而生產生活永續生態：是一個學習性的地

景地貌。然而，這個定義，要被地質公園所

在的社區持續推動，才是地質公園；收集標

章式的通過申請，而不持續推動，則通過後

仍會化成為浮光掠影。也就是說，地質公園

的存在，並非是先驗的，是實存於推動的，

是有人有社區的。

重新驗證過程，受審查的 UNESCO 世

界地質公園必須準備一份進度報告，並將

由兩名評估人員進行實地考評，以重新驗

證 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的執行品質。如果

根據實地評估，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繼續滿

足該標準，則該地區將繼續作為UNESCO 世

界地質公園再持續四年（即，所謂的「綠

牌」）。如果該地區不再符合標準，將通知

管理機構在兩年內採取適當措施（所謂的

「黃牌」）。如果 UNESCO世界地質公園在收

到「黃牌」後兩年內未達到標準，該地區將

失去其 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的地位（所謂

的「紅牌」）。

日本也採用這個重新驗證標準。下北地

質公園則在日本地質公園委員會的治理中，

按照 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的執行標準，

重新認證。所以，從這個意義上，必須強調

的是，地質公園是一個動態的「學習性地

景」，不是收集標籤；必須由地方推動經營

計畫及推廣活動，如果地方停止學習，便不

再是「地質公園」。下北地質公園重新驗證

的過程與發展，提供我們很好的學習經驗，

來論述「學習性地景」。所以，本文以下北

地質公園為例，儘量不重複地景保育通訊第

45期（2017, pp.33-35）曾經介紹「驚奇下

北地質公園」，而把焦點放在學習與學習性

地景。

三、	下北地質公園：再現學習性地景

經濟地理學家指出，學習是一個區域

發展的關鍵要素(Storper 1997)，而學習如

何學習是教育的本質，教育則是公園--無

論是國家公園或是地質公園--設立的宗旨

(Thompson and Houseal 2020)。學習與教

育是一個區域深刻最要的，永續發展的充

要條件，區域如何成為學習型區域(Morgan 

2007)，到地景如應成為學習性地景(Ger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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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urner 2017)，則是知識論上再現公園

的任務與本質。

從這個學習的意義上，反思臺灣當下的

中小學教育體系，最諷刺的是，根據教育部

委託高雄市教育局進行的統計，2018年，全

台有1萬7千家補習班，比20年前多了1萬4千

家，「教改推動20年，補習班反而增加三倍(

陳信佑 2017)」。在我們生活圈中，在中小

學圍牆的周圍，不斷地補習班取代小吃店、

取代教堂、也取代了文具行、五金小舖，所

以「全台補習班再創新高，全台超商數量的

一點八倍(陳信佑 2017)」。大學生也指出：

「教改20年，還是離不開考試、教科書(陳

信佑 2017)」。「中學生補習是個人或集體

焦慮，……在每個人眼前的是中小學周遭補

習班愈來愈多的事實。……我們不該把這種

焦慮只丟回家長對正規教育的不信任、補教

取代正規教育，而是讓制度面對問題(王文

誠 2012)」。從我們大學推薦甄試時口試的

學生，發現很少中學教師帶領戶外教課程。

反思「考試、評量至上」，實際上，研究表

明，大約95％的學習是在正規教室之外進行

的(Falk and Dierking 2010)，其中大部分

是通過直接體驗在博物館和公園等地方發生

的。地質公園及國家公園可能只是世界上最

大的非正式或自主選擇學習(free choice 

learning)場所的網絡(Washburn 2020)。我

們如何學習，下北地質公園提供了一個對於

地質公園學習很好的借鏡。

下北地質公園位於本州最北頂端的區

域，下北半島是一座斧形半島，陸奧市大約

位於中央，與其環繞的東通村、風間浦村、

大間町、佐井村組成下北地質公園（見圖

2.）。地質公園範圍內亦有下北半島國定公

園。陸奧市因日本三大靈場之一的「靈場恐

山」而聞名全國，今天也依然承襲古的傳統

與風俗，有年輕極力推動地質公園的市長

（宮下宗一郎，他亦擔任日本地質公園委員

會副委員長），醞釀出不一樣的氣氛。

下北半島相對地處偏遠，是帝國時代重

要軍港，有核電廠及核廢永久儲存場，人口

流失，因此，創造偏遠的驕傲是地質公園設

置，重新檢視自身發展的重要課題。下北地

質公園2013年上路，2016年成為日本國家級

地質公園，2020年重新認證並於2021年2月

5日「再認定決定」。下北地質公園各個層

面，即地景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及

地景旅遊的發展，可以見到下北實質成長過

程。其中，其學習系統的建立可分為五點來

討論：

（一） 建立地質公園學習系統 

為了在居民的參與下促進自下而上的地

質公園活動，有必要進一步提高當地居民的

理解和認識。為了建立基礎，下北地質公園

一直在進行「現場講座」，例如關於地質公

園和遺址的基礎學習以及對兒童、學生和當

地居民的實地考察。但是，目前的情況是，

圖2.下北地質公園，您可以感受到日本東

北部形成動態的歷史。下北地質公園的四

個特徵是「增生岩體（紫色）」、「第四

季沉積平原（綠色）」、「第四紀火山（橘

色）」、「新近紀海底火山（棕色）」由四

種顏色的徽標標記表示。以及陸澳灣的藍色

海洋，構成了下北地質公園的識別系統。

資料來源：下北地質公園網頁，http://

shimokita-geopark.com/，2021年2月5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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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教員的人力資源短缺，將來有必要在該

地區尋找敘述者和專家。重要的是，通過提

供學習會議，讓居民可以輕鬆地參與學習和

學習的機會，讓兒童和學生向當地敘述者學

習，進一步增強社區與學校合作的系統，這

一點很重要。另一個問題是，居民缺乏自願

學習地質公園的環境，例如缺乏學習基地。

除了考慮安裝專門的訪客中心外，還必須在

現有設施的展覽角落安裝面板，並開發可讓

用戶體驗其五種感官體驗的設備。

（二） 促進學校教育

在學校教育方面，挑戰在於在綜合學習

時間，社區學習以及科學和社會等學科中利

用地質公園。出於這個原因，有必要創建學

習文本並把地質公園作為學習材料。重要的

是必須加以利用，通過使用地質公園進行學

習來實現該地區的地質遺產，生態系統和文

化遺產的價值，並促進創造一個可以學習家

鄉美感的環境。此外，有必要提供機會介紹

學習成果並促進交流。此外，對於初中和高

中學生來說，體驗研究活動，指導，產品開

發，資訊傳播等，以發揮他們的能力，增強

社區的自豪感和意識，並培養他們的參與社

會能力非常重要。

（三） 促進終身學習 

如上文（一）所述，儘管我們為當地居

民提供講座，但我們不能說他們對地質公園

的了解很高。此外，居民容易學習的環境還

不夠。為了使居民定期積極地參加地質公園

的活動，有必要努力提供有效的資訊並促進

使用作為學習場所的公共禮堂和圖書館。此

外，重要的是要注意與社會教育有關的組織

的活動，並在整個區域內對其開展工作。由

於具有各式各樣的能源資源，推動能源的環

境教育亦是本區域的重點。

（四） 推進防災教育

近年來，下北地質公園地區沒有發生重

大災害，因此居民整體上仍缺乏防災意識。

此外，地質公園在防災工作中的地位尚不清

楚。由於下北地質公園中有活火山，而周圍

地區面向大海，因此有發生火山，地震，海

嘯，颱風，洪水，積雪和山體滑坡等大規模

災害的風險。有必要使居民意識到這些準備

工作。為此，有必要對過去在該地區發生的

災難案件進行分類，並明確風險。有必要與

受地震，海嘯和火山嚴重破壞的地區，研究

機構和專家合作交換信息，並製作學習預防

災害的教材。另外，有必要從地質公園的角

度告知居民發生災難的機制。 

（五） 舉行學習活動介紹會

目前，下北地質公園當地居民沒有地方

可以分享他們對地質公園的了解，也沒有兒

童可以互相交流的地方。因此，在面積廣闊

的下北地質公園中，據認為有許多居民除了

自己的居住區外一無所知。面臨的挑戰是展

示每所學校當地居民的學習和活動成果，加

深他們對當地資源和地質公園的了解，並創

造機會促進包括兒童在內的當地居民之間的

交流。

四、	邁向學習性地景

科學研究和教育界長期以來一直以增進

公眾和學生對科學(science)的理解為目標。

關於這個問題的絕大多數言論和研究都圍繞

著學齡兒童與其他國家的兒童相比在數學

和科學方面表現出色。針對該問題的大多數

政策解決方案都涉及改善課堂實踐和加大對

學校教育的投資。人們一直認為，孩子們在

學校學習的大部分時間都是正確的，而成功

獲得正規教育是使公眾對科學產生長期了解

的最佳途徑。「學校至上」的範式是如此普

遍，以至於很少有科學家，教育者或決策者

對此提出質疑。Falk and Dierking (2010)

提出兩個重要的事實：普通美國人在教室裡

的生活時間不到5％，並且越來越多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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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大多數科學知識是在學校以外學習的

(Falk and Dierking 2010)。儘管這是美國

的脈絡，不過做為全球最有創新能力的美國

的狀況，美國享有的主要教育優勢是其充滿

活力的自由選擇的科學學習性地景。國家公

園、地質公園便是做為「學校以外學習」重

要學習性地景，值得我們的區域發展學習。

此外，以成績導向的「補習至上」，寫評

量、解題技巧都不是獲得科學知識的方法，

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學習性地景的社會。

充滿活力的自主選擇的科學「學習性

地景」：一種充滿著地球科學知識、大量數

位資源、教育電視和廣播、科學博物館、動

物園、水族館、國家公園、社區（探索）

活動、及許多其他科學豐富的企業。這種科

學學習性地景的十足分量和重要性顯而易

見，但大多數情況下都沒有考慮。從這種觀

點出發，地質公園的意義正是上述所謂的學

習性地景具體的概念。Falk and Dierking 

(2010)相信，非學校資源（實際上是學習者

從童年開始就一直使用的資源）實際上佔了

美國人科學學習的絕大部分。如果這個前提

是正確的，那麼地質公園增加對自主選擇

（也稱為非正式）學習資源的投資可能是一

種非常划算的方式，可以大幅提高公眾對科

學的理解。

然而，若是把以地質公園為本質的「自

主選擇科學」概念，導入正式學校的課綱，

那麼，便是下北地質公園在「促進學校教

育」的實驗性實踐。這項工作的主要重點是

對學校科學教學的內容和目標進行了廣泛的

重新評估，並將課程改革工作轉向了在地學

生及家長科學課程的需求，進而提升了學生

「地質公園科學素養」，及其另一格言「全

民科學」則更好地表達了其真正的政治和教

學目標，以「建立地質公園學習系統」。

下北地質公園由市長、教育局長、

學校校長、教務主任落實於小學教育系統

（上而下的體制），把下北地質公園鑲嵌

學生科學於教育體制內，探索其1.5億年的

故事。實驗中有二個小學納入，苫生小學

（於2017.11.1-2訪問）、及大平國小（於

2019.10.26-30訪問）。納入實驗課程的小學

生，從四年級起，融入教育體系中（非外加

增加學童負擔）；同時，學生驕傲地成為下

北地質公園応援隊的成員。從小學生必修的 

1015 小時總課程中，提出 70 個小時（相當

於大學課程 4 學分），做為下北地質公園課

程。其課綱如表1.所示，課程名稱為「下北

地質公園」。

時數 課程內容
2 小時 什麼是下北地質公園

3 小時 學生能為下北地質公
園做什麼 

30小時 調查下北地質景點

11小時 宣傳下北地質公園

8 小時 下北地質公園想法推
行

5 小時 回顧參與了的行動

4 小時 製作所學成果報告

7 小時 活動成果報告會議

資源來源：太平國小現地訪談2019年10月

26-30日

下北地質公園課程，首先，包括了2個

小時界定下北地質公園的定義。其次有3個

小時，集思廣益，腦力激盪，由老師來引導

學生主動來探索，學生能為下北地質公園什

麼事，自主的討論做為實踐的滋養（見圖

3.）。然後，是一連串30小時的下北地質公

園範圍內的地質景點(geo-sites)調查（見

圖4.）。這個調查的過程，需要由家長來支

援，無論是接駁、還是協助田調紀錄，於是

家長組織了課程援隊：「大湊家長下北地質

公園援隊」。在離開學校到戶外，由家長

接送各地質景點的同時，家長跟著學習、

上課。而家長的反應根據學校主任的說法

表1.下北的小學「下北地質公園」課程課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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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太平小學對下北地質公園發展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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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長高興，因為被協助的學生感到驕

傲」。主任接著指出：「課程介紹時，有很

多家長來參與，那是平常日，家長請假而

來，下北地質公園課程獲得家長的讚許。」

下北地質公園田野調查後，學生已經有

了第一手的經驗與資料，加上前面地質公園

意義的瞭解。就可以進行11個小時「宣傳下

北地質公園」及8個小時「下北地質公園想法

推行」，實踐對下北地質公園的知識介紹。

臺灣地形研究室 (2017, p.34) 介紹下北地

質公園時指出：

「整個學校有5、600個學生，算是下北

地區的 大學校。他們六年級有103個學生，

所有學生參與地質公園的活動。其中有一個

活動是他們透過每位一位小朋友，去向10位

他們的朋友介紹下北地質公園的特色與行銷

圖4.太平小學對下北地質公園各地質景點的

調查

地質公園 的活動。經過一年的活動，就達

到向1000人次的宣傳目標成果。這樣草根活

動，如果能持續下去，將會是新的一代，對

自己土地認識，又有愛心，願意去愛護這塊

土地。」 

實際上，這個「介紹下北地質公園」

的活動中，有位小學生就在街上跟札幌市市

長介紹下北地質公園，這個美遇，也因而上

了報紙，成果最有力的地質公園名片與行銷

（見圖5.）。

接著，有5個小時「回顧參與了的行動」

及4個小時「製作所學成果報告」，師生一

起回顧，發揮創意，學習與推廣下北地質公

園。最後的7小時「活動成果報告會議」則由

市長宮下宗一郎親自主持，聆聽學生的報告

與回饋（見圖6.）。在我們訪問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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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太平小學對下北地質公園的推廣與介紹

發現市政府所提供的經費相當有限，總共有

15萬日元作業費用及支持10萬日元車資，其

餘經費，如大家共同的T恤，則是募款而來。

然而，在政府的參與中，除了有限的經費，

市長、教育局長、學校校長、教務主任親自

參與其過程的每個細節，令這個學習性地景

的計畫，得以實踐。如同，教育局長說的一

樣：「要成為地質公園不是少數人，而是每

一個人都要瞭解，所以學校辦地質公園教育

是很重要」。

圖6. 太平小學對下北地質公園課程的回顧、

各地質景點的調查、報告與發表（見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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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下北地質公園完全是一個社區動起來

的地質公園，並轉譯世界地質公園的意義：

學習性地景。從其慎重其事的「重新認證決

定」慶祝（見圖1.、圖8.），我們知道，無

論社區的力量，還是主政府市長、議會，構

成了地質公園治理模式。這個過程中，地質

公園在教育上的義意，下北地質公園把自身

化為「學習性地景」。本文特別針對2019年

10月26-30日期間，臺灣地質公園學會參訪

下北地質公園，特別訪問大湊地區的太平小

學（見圖7.），他們把自身的地質公園當作

一個重要的學習基地，從地景學習，學習地

景，創造一種科學知識與生活技能的紮根根

源。我們從訪問中，看到從小朋友雀躍的身

上，感受令人動容、哭泣的境地：即下北地

質公園「偏遠的驕傲」。在超過七百人次的

接待與歡迎的過程中，每個人手上兩面旗

子，一面臺灣國旗、一面歡迎詞，從歡迎的

人表情裡，閱讀歡喜快樂，所反應的正是社

區在交流網絡中學習的成就。這便就是，學

習性地景。

圖7.訪問下北地質公園太平小學

圖8.青森縣陸奧市宮下宗一郎市長慶祝下北

地質公園「重新認證決定」

資料來源：下北地質公園網頁，http://

shimokita-geopark.com/2021/02/05/

sainintei2020/，2021年2月5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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